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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只有“生产率”。经济学家陈志武在其最近出版的新书《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的博弈》中挑战经济学“唯生产率论”，引入理解文明的另一把尺子——“风险应对力”，即人类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从风险视角重新阐述文明与进化，解读人类社会的各种形态。




 

专访｜陈志武谈结婚意愿下降：金融市场出现后婚姻不再是最优避险工具

澎湃新闻记者 陈佩珍

2022-06-02  澎湃新闻

 

在评估文明变迁史、对比不同文明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惯用的尺子是“生产率”，甚至只有“生产率”。经济学家陈志武在其最近出版的新书《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的博弈》中挑战经济学“唯生产率论”，引入理解文明的另一把尺子——“风险应对力”，即人类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从风险视角重新阐述文明与进化，解读人类社会的各种形态。

 

“物质生产能力的高低主要取决于科学和技术发展水平，反映的是人类征服驯化自然世界的能力，而风险应对力主要反映的是人类对人的世界的构建和规范程度。”陈志武认为，如果只从生产率评估人类创新的价值，就无法解释过去做过的很多创举：迷信、婚姻、家庭、宗族、文化、宗教、国家等。这些发明可能当时并没提升生产率，或者只对生产率的增加有些许贡献，但它们对改进人类的风险应对力、降低暴力频率、促进文明化，都有过显著贡献。

作为一名金融学背景的学者，近年来，陈志武的研究似乎有些转向经济史和历史人类学。在此前接受十三邀的采访中，陈志武也提及自己想从金融的角度对中国近代史做梳理。

不过，陈志武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提到，“与其说自己的研究转向，不如说是由金融学研究引发的延伸和思考，其背后的逻辑还是金融学的框架”。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陈志武在其新书中阐述了一个观点：金融市场的出现，是对提升人类风险应对力迈出的最大一步。从这个角度来看，年轻人对婚姻丧失热情似乎也变得更能理解，“金融市场提供的精准避险产品，让人们规避风险所付出的代价和成本更低，婚姻家庭不再是最优避险工具”。

2017年，陈志武正式从耶鲁大学辞职加入香港大学经管学院，担任经济学讲席教授与环亚经济研究所主任。陈志武为什么离开任职18年的耶鲁大学转而执教香港大学？陈志武从自己近年来的研究兴趣进行了解释。

“从二十年前开始，我的研究兴趣就转变到中国的发展上，特别是跟中国有关的量化历史研究，我还是想要离中国更近一些。”陈志武说。

疫情让人们提升风险意识

澎湃新闻：你是金融学背景，为什么会想到写这样一本文明史、经济史类型（也有人类学研究视角）的书？我知道你之前还办过量化历史讲习班，近年来你的研究兴趣似乎有些转向？

陈志武：在我看来，与其说是我研究的转向不如说是我在研究过程中的自然延伸。在金融领域，最核心的问题是怎么样实现人与人之间的跨期互换。20年前我就开始思考一个问题：金融市场是在近现代人类社会才真正发展起来的，原来没有金融市场的时候，人类是怎么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包括资源共享、跨期交换与风险互助？当我沿着这个问题去寻找答案的时候，发现传统社会的制度形态、伦理道德、行为规范等都可以从经济学上保障跨期承诺、规避风险的角度去理解。比如，我在书中用婚姻关系的演变，建立家庭后又发展出来的家族、宗族，宗教组织，迷信等做了举例。我从应对风险挑战的角度去理解人类文化创新、组织创新、人际关系创新、宗教创新、迷信的发明、国家的成立等。

澎湃新闻：新冠疫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从金融学和历史人类学的视角来看，您如何看待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对社会生活的改变？

陈志武：在我看来，这场疫情带来的最大改变是让人们的风险意识得到显著提升。以前只关注增长，不那么在意风险。我要强调一下，我定义的风险是什么。人们的生活可以分为常态的生活和非常态的生活，常态和非常态的生活都有挑战，但是非常态的生活就是风险事件导致的生活状态。规避风险就是避免非常态生活的出现，这极为重要。试想，如果人类历来只有正常生活，那就不会有苦难、暴力和战争。可是，天灾人祸时有发生，这些风险事件把人类生活打入非正常，逼迫人类疯狂甚至行暴，逼迫在违法违规和活不下去之间做选择。在过去几千年，每次大的苦难经历之后，人类做了很多创新，就是为了提升应对风险的能力，使人们在遭遇风险冲击的时候不至于活不下去。所以，我说是风险催生了人类文明。这次疫情让很多人意识到，不能只强调经济增长、生产率的提升，更为重要的是，在物质生产率水平达到一定高度后，如何应对经济风险、社会风险、暴力风险、战争风险、精神风险等带来的挑战。

澎湃新闻：在你看来，作为一个普通的个体怎么去规避风险？

陈志武：如果有经济条件的话，可以在空间上做避险安排，比如在多地有房，让自己多一些选择，在一个地方遭受风险的时候，可以去另一个地方避险。现在我们谈到的更多风险是应对“生老病死”，包括失业、灾难等。可以通过购买财产保险、养老保险、理财产品、基金产品、信托产品等。此外，为了进一步规避风险，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多做一些努力，和朋友、亲人多沟通交流，建立牢靠的人情网络。在意外风险发生时，可以获得亲人、朋友的支持。我在我的新书里也阐述了，人类避险的办法不是单一的，可以有很多种选择。

澎湃新闻：本书一个重要的观点是，评估文明至少需要两把尺子——“生产率”和“风险应对力”。从这两个角度来看，身处疫情、战争中的“文明”是进步还是退步了？

陈志武： 从相对变迁的角度来说，人类文明总体是在进步，尽管短期可能会出现一些倒退。但是这不等于说，今天的人类生活已经没有暴力和野蛮了。从这点来看，人类还需要很漫长的发展才能真正创造没有战争和暴力的世界。

人文知识的价值在哪里

澎湃新闻：“唯生产率”视角放到今天的就业市场来看，也有一定的现实思考意义。比如国家统计局前几天发布2021年平均工资数据，显示IT业最高。现在更多人想进入赚钱更多的计算机、金融等领域，您如何看待知识“有用论”，人文知识的价值在哪里？

陈志武：物质生产能力的高低主要取决于生产技术，换句话说取决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水平，反映的是人类征服驯化自然世界的能力，而风险应对力主要反映的是人类对人的世界的构建和规范的程度。如果只从生产率评估人类创新的价值，就无法解释过去做过的很多创举：迷信、婚姻、家庭、宗族、文化、宗教、国家等。这些发明可能当时并没提升生产率，或者只对生产率的增加有些许贡献，但它们对改进人类的风险应对力、降低暴力频率、促进文明化，都有过显著贡献。很多中国父母都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去学政治学、历史学、心理学等学科，这种观点是很片面的，这主要和过去强调跟物质生产能力有关的科学技术知识才是有用的有关系，而那些关于人类社会的知识就被认为是无用的，被忽略了。

澎湃新闻：这个观点和你在书中表示“虽然儒家文化对中国社会生产率的提升没有直接贡献，但对改善中国人应对风险的能力，贡献是非常突出的”是契合的。

陈志武：对的。人文社科知识也有用，因为这些知识可以帮助把人际关系、社会组织建构好，强化人际互助合作，让大家活得更安全、心理更踏实。

澎湃新闻：从应对风险的角度，你会如何看年轻人中流行的“躺平”一词？

陈志武：从某种意义上说，“躺平”和迷信的作用有点类似。从当下的中国社会来说，“躺平”也有其积极的一面，让自己通过“躺平”去思考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过去四十多年，中国都是在强调经济增长，如何让大家收入更高，赚的钱更多。大家都没有时间停下来思考一下，人到底为什么是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从在这个意义上，对于急急忙忙发展经济的中国社会来说，能够“躺平”也是件好事。

澎湃新闻：你在关于本书的研讨会中提到一个观点：金融市场的出现，对于人类提升应对风险的能力迈出了最大的一步。为什么这么说？

陈志武：原来没有金融市场的时候，人们通过利用婚姻、家庭、宗族、宗教组织等达到规避风险、安身立命的目的。但是现在，有非常精准的保险、基金、理财等金融产品帮助人解决具体的风险，比如美国的long-term care 保险产品。一旦金融产品的避险程度比较精准的话，人们所面临的风险挑战就会下降很多。没有金融产品的时候，人们只能选择接受婚姻家庭、养儿防老等避险安排，并付出一辈子的自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金融市场提供这些避险产品时，人们面对风险所付出的代价和成本在降低，同时风险应对力得到提升。

澎湃新闻：这是不是也能从金融学的角度解释现代年轻人结婚的欲望越来越低。

陈志武：是的，许多原来靠婚姻解决的风险问题由市场解决了。

“我还是想要离中国更近一些”

澎湃新闻：接下来想谈一下你的学术经历。你为什么从美国回到中国，当时的考虑有哪些？目前为什么会选择在港大任教？

陈志武：我2014年至2015年在香港大学访问，访问结束后回到了耶鲁大学，从耶鲁大学辞职准确来说是2017年，紧接着全职来到香港大学。我在美国生活了三十几年，时间太久了，在耶鲁大学做教授18年。事实上，从20多年前，我的研究方向就转变到中国的发展上，特别是跟中国有关的量化历史研究。我想既然我重点关注的是中国的发展，还是要离中国更近一些，这是我选择来到香港大学最主要的原因。

澎湃新闻：那你之后的研究计划主要是什么？

陈志武：我还是会继续按照现在的研究方向去做，但是一个主要的变化是我想把对中国的历史研究往回推更多。以史前作为起点，看中国社会是怎么来的，中国社会为什么会和西方社会、其他亚洲国家出现那么大的差别，出现这些差别和分流的原因是什么。为了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不得不做更多话题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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